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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与实地考察法，对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实践与特征、困境以及路径突破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研究指出，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可以提供关于武术新的知识和观念，推动武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学科的交融，以及有助于
理解武术历史的生成，因而具有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自清末以降，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笼
统泛化保护、政府主导的全国挖整保护、博物馆为主的专业化保护三个阶段。同时，呈现出保护范围逐
渐完善、保护方法逐渐科学化与多样化，并形成了政府、社会、学者、大众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特征。研
究认为，当前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保护机制仍不健全、保护资金匮乏、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保护法律法规亟待完善、相关研究滞后。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突破这些保护困境的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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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潮。 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办公厅把“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
挖掘和整理，开展体育文物、档案、文献等普查、收集、
整理、保存和研究利用工作”写进《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并强调要“做好体育文物藏品征集和收藏管理保
护工作”———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武术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问题。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的武术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中的武术文物，武术石刻、武术壁画、近代现代武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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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历史上各
时代的重要武术实物、武术艺术品、武术文献、武术手
稿、武术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共同构成。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并
见证了武术的发展过程，是武术博大精深的直观反
映，承载着发人深省的精神文化内涵与民族历史记
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
构成了武术文化遗产的一体两面，但由于对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认识、发掘、利用、解读能力与水平的不足，
导致其保护实践也处于较为弱化的处境之中。在武
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大叙事中，武术物质文化遗产
在某种程度上被隐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建构出
来的不健全的武术文化遗产图景。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的不足让武术文化遗产研究陷入一种“不识庐
山真面目”的困境与迷思之中。随着体育史、武术史
研究的跟进，偶有零星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成果面世，但没有整合成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也没
有形成较大的学术影响力。本研究重在梳理清末以
降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过程，阐明其理论与
实践意义，反思其中存在的困境，并探求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路径的可能性突破。

１　清末以降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１．１　清末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探索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治化的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始于清末。１９０９年，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推进，
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保存
古迹推广办法》。《民政部奏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另行
酌拟章程》中提到，“查各国民政应行保存古迹事项，
范围颇广，如埃及金字塔之古文、希腊古庙之雕刻、罗
马万里古道”［１］。国际先例之鉴，让这部法规所涉及到
的内容相对也比较全面［２］。这部法规对保护对象以
“古迹”称之，且已包含有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如，古代帝王陵寝中的古兵器遗存，画像石上的武士
图像，岩画中的古代习武图像等。

１．２　民国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拓
物质文化遗产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受到了国家的

重视。１９１６年，民国政府颁布了《保存古物暂行办
法》，要求对建筑、遗迹、碑碣、金石、陶器、文献、武器、
礼器等古物进行保护［３］。这里首次明确将古代的冷兵
器———“武器”直接列为保护对象，标志着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１９３０年，南京政
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保护法典———《古物保存法》，对
古物的含义、保存要求、文物的挖掘等进行了规定。

１９３２年，又专门成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中央古物保管

委员会组织。１９３５年，《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
出台实施，该大纲把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
他文化有关的古生物、史前遗迹、建筑物、绘画、雕塑、
铭刻、图书、货币、舆服、兵器、器具、杂物等列为保护
范围［４］。这一时期，“武器”“兵器”是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最直接的表述形式，同时在文物、古建筑、礼器、文
献等众多古物分类中均可以找到武术物质文化遗产

对应的内容，这对后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１．３　新中国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化与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并走向了国际化的新征程。如，１９５０年颁布
实施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
《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
从１９５６年到２０１１年进行了三次全国性文物普查活
动；１９５８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
要历史文化遗产”写进宪法，同年，正式加入联合国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１９８２年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可见，我国形成了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深入人
心。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开启了新
纪元。国务院在２００５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的通知》正式明确了“物质文化遗产”的概
念［５］。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行，促进了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此时的武术文化遗产保护

仅仅形成了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声音，学界对武
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２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２．１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提供关于武术新的知识
和观念

　　一直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关于武术的很多知识
和想象都是来自于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馈赠，并且这
还将继续下去。物质性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维度之一，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是认识武术与物质世界关系的中

介。比如，在被视为中国武术象征的“十八般武艺”
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物质性的器械作为载体所展
现的。武术的发展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同时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也造就了武术。武
术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在文字、动作、招式等非物质
信息之外思考武术历史存在方式和文化内涵的一个

有效途径。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出土古代兵器的风格、
造型、铸造、设计、使用方法等，也可以研究岩画、画像
石、绘画中武艺图像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所具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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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武术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反映武术的文化内
涵，也可以体现其在社会中是如何被有价值、有意义
地使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立和维持武术的边
界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将武术看成
是一个主体，那么它将不能够脱离物质世界来被理解。

２．２　推动武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学科的跨学科
交融

　　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需要通过多学
科交融来实现，这将进一步探索出更多新的研究领
域。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与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
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可以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更好地
去理解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意义。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可以对传统的武术研究边界与书写方

式产生突破。在多元跨学科合作背景下，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可以让武术研究与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有

机结合，通过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去理解过去与当下的
武术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历史性解释。我们不能再仅
仅满足于武术书面记载与口头表述，而是要积极地引
入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来综合地探究武术的真实样貌，
并探讨这些遗产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２．３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理解武术历史的生成
建构武术历史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历史文

献资料中梳理武术历史的细节，二是通过历史遗留的
物质文化遗产来解读武术历史。中国历史上关于武
术的文本资源相对较少，这是武术文化研究不得不面
临的一个困境，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
中国古代社会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武术文物、岩
画、画像石、古画等物质文化遗产。如，陕西省西安市
临潼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跪射俑、四川省成都
市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战国嵌错攻占宴乐铜纹壶、湖
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１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
剑、宁夏贺兰山狩猎武事岩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苗山汉墓出土画像石上的钩镶格斗图、郎世宁所作清
乾隆年间《塞宴四事图》之摔跤比赛画像等。对这些
物质遗产物进行解读，可以有效地破解传统文本研究
资源告缺的困境，进而为我们理解过去真实的武术历
史开辟出新的途径，这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ｒｇｅ的《中国武术：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一书中体现
得十分明显［６］。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可以通过
一种新颖的方式重塑已经确立起来的武术历史叙事。
物质文化是文化系统中迷人而复杂的一个面

向［７］，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非是与武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二元对立，而是强调武术文化遗产的物
质性维度，以及对推动武术文化遗产研究物质转向的

积极探索。由于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所处时空变化，也
使其文化身份不断转换，同时具备了一定的符号和象
征意义，呈现出一种连续的生命状态过程。

３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与特征

３．１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３．１．１　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笼统泛化保护
清末民国时期，由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刚

刚传入我国，尚未形成细致的保护体系与分工，因此
大多数武术物质文化遗产都被列入古迹、古物、文物
等综合性的文化遗产之中进行了泛泛地保护。随着
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冷兵器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渐得到
认同。民国初年，兵器类古物遗产开始受到重视，

１９１６年“武器”（指冷兵器时代的兵器遗存）列入政府
保护名单之中，创造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
端，这对于武术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一发现推翻了一般研究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武术

文化遗产保护始于近年“非遗”保护的观点。不难看
出，武术文化遗产保护始于物质遗产保护，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始于武器保护。尽管民国时期发生了
轰轰烈烈的国术运动，但遗憾的是，除了将古兵器作
为保护对象纳入保护范围之外，当时尚并没有形成有
针对性的专业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３．１．２　以国家体委为主导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挖
整保护

　　从１９８３年５月至１９８５年底，历时三年的武术挖
整实践得以完成［８］。除了对一些传承人进行的访谈和
技术录像保存外，这次历史性的挖整对拳谱、文字资
料、兵器，以及相关实物等物质性遗产进行了收集整
理。据统计，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挖整运动共
收集了拳谱等文献资料４８２本，兵器３９２件，有关武术
历史活动的实物２９件［９］。这次史无前例的挖整是改
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直观反映，展现了改
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武术发展活力以及在武术文化

遗产保护方面的国家意志。这一时期以政府推动为
主的挖掘整理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武术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格局。但是，由于缺乏经验，
这一时期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难免也有一些

遗憾。比如，收集到的部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
民间武术器物为主且年代并非十分久远，作为遗产的
价值也就大打折扣。另外，相关学术研究也并不多见。

３．１．３　以博物馆为主导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化
保护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的深入发展以及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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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以“中国武术博物馆”为代表的２２家武术主
题博物馆相继落成，加之“中国体育博物馆”“成都体
育学院古代体育博物馆”等十余家综合性体育博物馆
中武术展陈的建立，直接推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进入了博物馆时期。众多武术博物馆的建立，彰显了
我国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集体记忆和文

化基因的遗产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博物馆中的
物件作为文化符码表征人们的价值观念，物件的制
作、收藏、陈列及展示背后具有的特定文化逻辑，博物
馆作为体育遗产的保护场所，体现着地方、族群、国家
之间的互相形塑关系，能建构和形成人们对地方、族
群甚至国家身份的文化认同［１０］。当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专业主题博物馆中藏品的那一刻起，它自身的
价值和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

显。一批相关研究学者四处搜集武术文物、策划展陈
事宜，推动相关研究深入进行。如，郝勤教授搜集武
术文物筹建古代体育博物馆并策划展陈事宜，马明达
教授对武术古籍的收集与整理［１１］，刘朴教授对汉画像
石中武艺活动的研究［１２］，陆锡兴教授对汉代环首刀的
考证［１３］，白荣金对出土甲胄的系列研究［１４］，王国志教
授对岩画中武事活动的考察［１５］等等。值得注意的是，
在２２家武术博物馆中，道生中国兵器博物馆、山西平
遥汇武林传统陈列馆、群觉古代兵器博物馆、中国古
兵器博物馆等都是民办武术博物馆，这说明对武术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３．２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征

３．２．１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逐渐完善
综合来看，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从对古兵

器的保护，扩大到了古拳谱、碑刻、服装、建筑、遗址以
及能作为见证武术发展的对象物的保护等。关于这
一点，笔者在南京、佛山、广州等地调研考察过程中深
有感触。始建于１９３３年的中央国术场是民国武术历
史的记忆、象征与见证。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南京体
育学院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间对国术场进行了保护性修
缮。近年来，李小龙位于广东佛山顺德区和广州荔湾
区的两处祖居不但得到了政府的修缮保护，同时还修
建了目前全球规模最大馆藏资料丰富翔实的李小龙

纪念馆。可见，关于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逐渐
扩大，保护对象也渐为丰富。

３．２．２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逐渐科学化与多
样化

　　从最初的保护修复，到整体性普查，再到博物馆
保护，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由单纯的文物考
古、搜集，转变为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人类学、
民俗学，以及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方法共同

参与的综合性保护。新方法的引入大大丰富了武术
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基础，使保护本身更加系统科
学。保护方法的多元化与科学化进一步推进了武术
物质文化遗产“古”与“今”的对话，使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效能大大增加。

３．２．３　形成了政府、社会、学者、大众多方参与的保护
格局

　　政府、社会、学者、大众的集体实践为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全新的格局。政府的参加主要表
现在经费的供给、场馆的提供、政策的保障等方面。
民族复兴所营造的文化自信氛围让越来越多的社会

力量参与其中，诸多民营武术博物馆的出现就是最好
的例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对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是十分专业的领域，文物的鉴定、修缮、陈列、运输等
方面没有文博专家的参与，几乎无法实行。在这方
面，唐豪、马明达等教授对武术古籍的搜集、整理与校
对为武术古籍保护做了表率，为我们通达古代武艺的
本真提供了一种可能。此外，武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积极践行公共服务、文化保护与传承功能，增强了普
通民众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文化自觉。

４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境

４．１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仍然十分淡薄，尚没
有形成深刻的认知

　　民族复兴与文化强国建设使我国社会整体上对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然而武术物质文化遗产
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理解和接受起来还需要一些时
间。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大众，甚至是专家学者
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与复杂性认识都

存在诸多不足。比如，李小龙位于香港九龙塘金巴伦
道４１号“栖鹤小筑”故居的荒废就直接反映了这个问
题。一些盲目建设的武术博物馆并不具备储存和保
护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馆内湿度控制不佳，导
致收藏的一些汉代环首刀出现了加速锈蚀的现象。
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对武术物质文化
遗产承载的中华文明、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作为一种独
特的中华民族符号的价值认识不够深刻，对其具有的
文化凝聚力、软实力、自信力和影响力认识不到位，对
其作为武术文化根脉和基因的结构性功能理解有待

加深。

４．２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仍不健全
由于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不够，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在修护、展陈、传承、教育等各个环节尚没有形
成具有针对性的完善机制。保护机制的缺失，导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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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
收集轻保护的现象———就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所见，将
搜集到的拳谱束之高阁者有之，将收集到的古兵器任
其锈蚀者有之，甚至还有因不熟悉文物运输管理规定
不慎导致武术文物损毁者亦有之。甚至有些武术博
物馆中还存在以次充好、良莠不齐、文物登记评级缺
失、保护方法落后等一系列问题。上述种种现象的存
在，不仅没有保护好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甚至直接导
致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二次破坏。

４．３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匮乏，专业技术人才
短缺

　　经费投入的不足，以及相关专业人才教育的缺失
致使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与专业人才的缺乏，
进而使一些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举步维艰。武
术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征集、购买、修复、展陈等每
个环节无不需要大量的财力与人力资源投入。虽然
各地近年来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投入资金增长

加大，但是与日益增加的武术文物相比，保护任务仍
旧十分繁重。另外，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高端
的专门人才培养渠道稀缺，人才匮乏紧缺也直接影响
了其保护的效果。

４．４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仍不健全
目前，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只能在《古文化

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
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条例》等法规文件中找到粗
略的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没有给
予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支撑。武术类
博物馆以及体育类博物馆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是新生事物，在操作层面上尚没有统一的法规指
导，因此也出现了诸如管理混乱、运营不规范、缺乏自
我造血功能等各种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与新情况。可
以说，我们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
已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４．５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滞后
近些年来，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

果有所增加，但整体上仍面临着专业学者偏少、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学术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等
多重困境。早期曾有唐豪对武术古典文献遗产做过
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发表过《中国武艺图籍考》及其
《补篇》等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随后，《中国古代武
艺珍本丛编》《〈角力记〉校注》《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
《中国武术大典》《〈易筋经〉四珍本校释》等典籍整理
成果陆续问世，对武术典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是

一个莫大的促进。《中国甲胄》《中国兵器甲胄图典》
《中国甲胄史图鉴：一部见证朝代兴亡的武备史记》
《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说剑丛稿》等对古代甲
胄与兵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除典籍、甲胄、兵
器之外，尚有陈列在各种博物馆中成千上万件的碑
刻、画像石、器物，以及数量庞大的各种壁画、岩画与
书画———诸如敦煌习武壁画、布达拉宫骑射与摔跤壁
画、云南沧源狩猎武事岩画、元代宫廷画匠集体完成
的《元人秋猎图》等，亟待展开相关学术研究。收藏、
展览与学术研究的脱节将成为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稳步推进的严重阻碍。

５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突破

５．１　充分认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尽早达成保
护共识

５．１．１　充分认识到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反观当下的武术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我们建构
和表述的武术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在多数情况下

倾向于非物质性。其结果是，直指武术传统文化真实
的物质性反而丧失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武术文化遗产的一体两面，对二者的保护
应相互促进，不可偏废一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是最
为直接的可观可感的武术文化在历经岁月的沧桑后

遗留之物，是能够代表武术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它
可以给予我们关于武术传统的最为直观的想象和知

识，认识到这一点是深入保护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
前提。

５．１．２　深入理解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武术当代发
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历史传统知识语境里，格物可以致知，
“物”是原道的起源，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物”为混然天成，它是一种造化，既有“恍惚”的境象，
也有“真实”的实体［１６］。有关武术的古迹、古物、文物，
蕴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想象力，体现着武
术人的创造力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武术文化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强国建设中一种宝贵
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武术物质文化遗产隐含着武
术文化的既定结构，不仅是逝去武术的历史记忆，也
是厚重武术精神的当下再现。

５．１．３　高度重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与
复杂性

　　充分认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
紧迫性与复杂性，汲取多学科知识和专业人才参与其
中，引入现代的保护理念与技术，极力避免保护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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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性破坏”。高度重视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
生活的紧密相连，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武术典籍中的文字等活起来，把其中蕴藏的
武术历史知识告诉公众，让人们可以在其中看得见、
摸得着、记得住古代武术的记忆。

５．２　进一步建立健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深
入推进立法保护

５．２．１　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收藏、登录、管理等方面
建立完善的机制

　　相关收藏机构应设置藏品档案，完善武术文物登
录制度，健全武术文物认定、登录标准，规范武术文物
调查、申报、登记，并报当地政府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
备案。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建立相应的分类定
级保护制度，被武术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
单位收藏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对武术文物等级
进行区分。进一步健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安全责任
机制，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确保武术
物质文化遗产安全。武术博物馆应当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建立健全有关组织管理制度。为推进武术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化，其从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５．２．２　建立健全有关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
机制

　　通过学校教育、公共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努力
增强人民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赞赏和尊重，尤其是
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中武术院系在保护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中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上海体育学院、成都
体育学院等高校，深入推进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成效显著。其它相关高校可以依托地方武术文化资
源建设特色鲜明的博物馆，积极推进相关课程开发与
建设，加强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的
传承。

５．２．３　推进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在我国尚未出台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情况下，

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２０１７年修正本）、《博物馆条例》等相关
法规进行保护。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国有资产，兼
具公共产品特性和人文价值，因此应坚持以行政管理
法、国有资产法、民法等公法保护为主，守护其人文价
值和资源价值。在下一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时及时加入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同时，
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文件，推
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落地。国家体育总
局政策法规司应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术挖整的管

理经验，拟定有关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发

布相关通知，积极推动全社会参与武术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明确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政府、社团组织以及民众个人等法律主体和
责任，形成集体的保护力量，发挥最大的效能。

５．３　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多方筹集资金，增进武术物
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

５．３．１　高校应加强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
培养

　　人才培养是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而高
校是培养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重要基地。

２０１９年，成都体育学院开设了体育文博专业，开始涉
足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但由于刚刚起
步，仍亟待完善。随着党和政府对文化遗产事业的推
进和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丰富，需要更多的高校
参与到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之中，并尽快探索
出成熟的多学科、多样化、多层次的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鉴于相关博物馆在武术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独特作用，高校应积极与相关
博物馆建立沟通与合作的平台，共同推动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培养。

５．３．２　实现政府与社会资金供给的合作并进
积极推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家政策和经

济社会发展，通过公共文化项目积极争取政府资金资
助，增强政府财政专项资金的导向性，对重点项目予
以保障，落实各级相关保护单位保护资金投入。通过
政策杠杆向社会开放武术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积极鼓
励社会资本进入武术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拓宽社会资
金进入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用渠道，探索尝试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释放社会力量参与
保护与传承。

５．３．３　大力增进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
可以在继承文物考古、博物馆学、古籍文献研究

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成熟范
式、理论与方法，促进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新思路
的展开。同时，还要密切立足武术物质文化遗产自身
与新时代的语境来思考具体问题。武术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需要充分认清保护实践中不同主体的行动逻

辑，思考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发展出中
国武术研究的新范式。

５．４　推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深入开展

５．４．１　启动全国性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
国家体育总局应联合国家文物局尽早出台加强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并召开全国武
术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会议，适时开展全国武术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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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大普查。以此切实加大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实践力度，努力建设综合性、全方位的全国武术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推进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合
理适度利用，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５．４．２　统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当代经济
社会发展

　　促进武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
结合，充分发挥武术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
让以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深入人心。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战略，打造“比赛＋展览”模式———围绕青奥会武
术比赛、世界武搏会、武术世锦赛等国际武术比赛，策
划一批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国际表达、创意融合的对
外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促进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的
思想交流与对话。

５．４．３　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让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活
起来

　　进一步落实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责任，打
造一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样板工程和具有重大

影响和示范效应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项目

以带动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如：武术古籍保护
利用工程、武术古兵器与甲胄保护展示工程、武术博
物馆全国联展工程、馆藏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定级
与保护修复工程、武术名人故居和武术古建筑保护展
示提升工程、武术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工程等。通过
项目实施，盘活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价值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好武术故事，进而促进中
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影响力。

６　结语

历久弥新的武术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中华武术

的历史记忆，是武术文明进一步改革创新的致知之源
和不竭动力。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方能
更好创新［１７］。借用王明柯“历史心性”［１８］论来说，人
们可以从武术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一种有关武术历

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并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
武术“历史”。通过对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保护
和展示能够体现其蕴藏的独特集体记忆价值，以及在
新的语境中的伦理原则和反思精神，这将构成新时代
再认识武术的重要维度。犹如弓箭对于周礼的文化
昭示一样，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细节决定了它的实际
内涵，同时通过象征性表达可以产生超越其本身的符
号价值。武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过程，并不仅
仅是一个针对这些物质遗产的纯粹的保护过程，它是

武术物质文化遗产认同与建构功能的显现，也是一种
强调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资源。
使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完好无损地、世世代代地
传承下去，是每个时代的责任［１９］。贯穿于武术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与思考，不仅仅与武术的过去相
关，而且也与武术的未来走向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清宣统新法令（第四版）［Ｍ］．上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９：１６．
［２］编者．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３［Ｍ］．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６：１４８．
［３］北京市政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Ｍ］．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８．
［４］王巍，吴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及其转变的考察———从

清末到民国［Ｊ］．建筑学报，２０１８（７）：９７．
［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ＥＢ／ＯＬ］．
［２００５－１２－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６／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５１１７．ｈｔｍ．
［６］Ｐｅｔｅｒ　Ｌｏｒｇｅ．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ｔｏ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３．
［７］罗文宏．民族志博物馆如何“翻译”物质文化？———以美国

拼布（Ｑｕｉｌｔ）为例［Ｊ］．湖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９８．
［８］郝勤．中国体育通史（第六卷）［Ｍ］．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１７５－１７６．
［９］赵双进．对８０年代武术工作的回顾与随想［Ｊ］．体育文化导

刊，２００３（３）：６４．
［１０］刘强，杨海晨．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国内外体育博

物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Ｊ］．体育科学，２０２０，４０（５）：３９．
［１１］马明达．略论武术古籍与武术文献学的建立［Ｊ］．体育文

史，１９９９（６）：４１－４３．
［１２］刘朴．从现存汉代画像石中看东汉时期的武术活动［Ｊ］．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２（２）：２９－３４．
［１３］陆锡兴．论汉代的环首刀［Ｊ］．南方文物，２０１３（４）：７２－８１．
［１４］白荣金．出土甲胄的清理与复原［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

学，２０００（１）：４７－５４．
［１５］王国志．武事岩画：见证早期武术发展的历史足迹［Ｊ］．沈

阳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４（６）：１３５－１３９．
［１６］彭兆荣．物·非物·物非·格物———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

研究［Ｊ］．文化遗产，２０１３（２）：１２．
［１７］刘玉珠．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ｈｔｔｐ：／／ｖｉｅｗｓ．ｃｅ．ｃｎ／ｖｉｅｗ／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０／２３／ｔ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１８］王明柯．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Ｊ］．历史研究，

２００１（５）：１３６－１４７．
［１９］单霁翔．文化遗产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ＥＢ／ＯＬ］．［２０１０－

０８－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ｙｉｃｈａｎ／２０１０－
０８／２６．


